
献血

“ 我们首先要肯定他的精神，同时也
要指出他行为方式的不足，关心他的生存
状况，从而优化他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复
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守钧教授直言他是一个

“ 问题青年”，他“ 一边解决社会问题，一
边制造社会问题”。

“ 他们是受到了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
误导和伤害，于是就出现了‘ 杨以桥问
题’。” 胡守钧认为：“ 杨以桥在社会奉献
与家庭义务两方面是可以兼顾的。个人、家
庭和社会要和谐才能共生。自己的生活都
没法照顾好，如何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胡守钧说：“ 你向社会捐赠，表面上
是捐赠你自己的钱，实际上你的钱是全体
家庭成员共有的，在家属没有同意的情况
下，你凭什么把也属于别人的钱捐掉？的
确，他是好人，有爱心，精神可嘉，谁也不
会否认，也不应该否认。但是，在献血的光
环背后，不赡养父母，不承担丈夫的责任，这
样的典型应该如何去提倡？是值得探讨与争
议的。”

献血志愿者59次捋袖 为之离婚、辞职在所不惜

献血达人杨以桥的“ 双面人生” 他是英雄 问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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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早上，杨以桥比往常早起了半
个小时。7点钟的时候，他已经从松江九亭
镇金吴村511号的租住房出发，步行10分钟
去乘坐松江41路车，到九亭换759路，坐14站
到莘庄地铁站北广场附近的水清路庙泾
路，步行5分钟，换乘747路到莲花路地铁站。
他一路站了两个小时。爱心献血屋就在公
交车站对面。

这条线路，杨以桥每28天就会跑一趟，
已经七年了。路上的一景一物，他都了然于
胸。杨以桥说：“ 如果不是下午要去帮一个
老乡干体力活，我就会骑自行车过来。从九
亭骑车到这里，只要45分钟。医生说，献完
血还是要适当休息，不能太累。”

从过街天桥上下来，他轻轻推开爱心
献血屋的玻璃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
样，放下已经破烂的黑色双肩背包。坐在
前 台 的 工 作 人 员 轻 轻 地 问 了 一 句 ：“ 来
了？”杨以桥回答说：“ 嗯”。相互间就像家
人一样，省略了所有的客套。他能叫出所有
工作人员的名字，对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非
常熟悉。

简单地验了一个血样后，杨以桥就来
到二楼，熟练地躺到献血床上。工作人员将
全自动血液成分分离机的针管插进他左手
的血管。他的血液就顺着软管流进机器。提
取血小板后，血液又回到他的体内。

工作人员填写了一张新的献血证，敲
上红戳，递到杨以桥手上。他十分开心，用
右手翻开献血证告诉记者：“ 这是第21本，
第59次献血。”因为以前有两本献血证因故
没有盖满。

在杨以桥租住的小屋里，他从一只破
旧的小皮包里掏出一摞红色的献血证，像

一把扑克牌摊开在记者眼前。
从2004年9月19日第一次献血后，杨以

桥每隔半年献200ml全血，2006年开始，他每
隔一个月时间，就献一次成分血。全血半年
一次，成分血28天一次。“ 如果有事耽误了，
到该献血的那天我没有去，心里会有些焦
躁。虽然我是自愿的，但我仍为自己爽约而
愧疚。”

对杨以桥来说，献血是他跟这座城市
一个无言的约定。在他的小皮包里，除了
21本“ 血证”，还有很多本获奖证书或者
荣誉证书。其中有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
和 解 放 军 总 后 勤 部 联 合 颁 发 的

“ 2006-2007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两次；有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红十字会
颁发的“ 生命奖牌”，有上海市卫生局、市
红十字会、解放军驻沪部队献血管理委员
会联合颁发的“ 2008-2009年度上海市无
偿献血白玉兰奖”等等。

杨以桥说，他也不记得自己得过多少
次奖，“ 反正只要是跟献血有关的奖项，我
基本上都获得过”。

说到第一次献血，杨以桥说“ 很偶
然”。那天他在七宝古镇闲逛，看见有座献
血屋，就进去献血了。“ 我一直想献血，因为
我曾经用过别人的血。”

1998年，杨以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
建筑工地上砌墙，墙倒了，他被压在墙下。
工友把他刨出来后，送往当地的大医院里
抢救，右腿做手术时，输了一些血。说起这
段往事，杨以桥拉起裤腿，大腿上清晰可见
一道30多厘米的疤痕。“ 别人的血救了我一
命，我总想找机会回报一下。”这就是杨以
桥献血生涯的“ 缘起”。

“ 我原计划献完血后，直接到春申西路
畹町路老乡那里去，替他们把三顶帐篷伞送
到武宁路。但是你们找我，我只好陪你们回
一趟九亭。”

5月14日，杨以桥献完成分血后，已经是
中午时分了。他本来有活干，但是为了配合
记者拍照，他决定下午再去帮老乡干活。于
是，他又换乘三趟公交车，奔波一个多小时，
回到租住地。

进门前，他在路口的菜场买了一把韭菜
和几只鸡蛋。那天中午，他打两只鸡蛋，炒了
一盘子韭菜。而往常，他常常是吃白馒头，喝
一点开水，没有一个小菜。

5月3日中午，记者第一次去采访他时，
他没有吃早饭，他买的两只馒头，还在桌子
上。他告诉记者，因为要献血，他通常吃得很
清淡。

“ 医生说，这样血液质量会更好些。”记
者带他到附近小餐馆吃午饭。那餐馆最贵的
菜15元一碟，让他点菜时没点一片肉，把价
格都控制在8元以内，记者只好自己点菜。他
为了不浪费，还是把盘子里的肉丝都吃完
了。

吃完饭，他要付账，记者不答应。他觉得
很不安，转身到对面小店买了两瓶矿泉水，
塞到记者手上。

他租住的小屋大约4平方米。室内仅容
一张单人床以及床头的一张条桌。所有家
具，都是他回收来的，包括一台15英寸彩电。
墙上贴了很多大幅彩照，是他义务献血时，
记者或者相关单位替他拍摄的。

这样一间小屋，每个月的房租大约200
元。尽管如此节俭，最近杨以桥还是感觉到
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 废品都跌价了，
卖不上价钱。以前一斤报纸卖6毛，现在只能

卖5毛了。价钱太低，人家也不卖了，没有利
润，我也不想去收了。”此前一个礼拜，杨以
桥仅仅回收到一台旧电脑。这电脑据说还能
用，只是配置差点。

杨以桥其实很想有一台电脑，上上网，
看看那些关于献血的新闻。但是，这个对他
来说，有些奢侈。这台旧电脑如今还放在紧
凑的屋子里，还没有舍得卖出去。

吃午饭前，杨以桥接了一个电话，那个
老乡催他去干活。吃完午饭，那个老乡说活
已经找别人干了。

记者向他表示抱歉，他安慰记者说：
“ 不要紧，我只不过是去帮他的忙，又不收

他的钱。”
朗尼沙发厂的客服主管陈慧说，杨以桥

最近手头可能有点紧了。上个月他给我们做
了3天临时工，还没到结账的时候，他就打电
话给我，希望我早点替他把账结掉，他等钱
用。“ 以前他从来不催结账的。总是我们替
他结了，打电话喊他来拿工钱。”

虽然离开了朗尼沙发厂，但是厂里
有事，需要用人的时候，陈慧还经常喊杨
以桥来做。每天200 多 元 。但 是 最 近 杨 以
桥比较忙，“ 除了做志愿者要花一些时间
外，还有很多与献血有关的人来找他，包
括记者采访拍照，一弄就是一天。他可能
是真的没钱了，月初又要交房租。”陈慧
说。

5月14日中午，记者注意到杨以桥房
间的墙上挂着一条羽绒被。包装袋上有义
务献血的心形图案。

记者问是不是奖品？杨以桥说是他买
的。几天前，他们志愿者搞了一次帮助白
血病儿童的义卖活动，买被子的人不太
多，他自己就掏一百多元买了一条。

“ 奶奶是我最爱的人。”只有想起奶奶
时，他才想起远在山东汶上县的老家还有
几位惦记他的亲人。

近日，记者赶赴山东省汶上县郭仓乡
孔矛滩村杨以桥的老家，发现多年来默默
无闻的杨以桥，最近成了一个“ 名人”。

“ 我以前从来不上网，但是最近却常常
去别人家的电脑上看我哥的新闻。”5月8日
中午，杨以桥的弟媳妇路青心情复杂地告
诉记者：“ 我对俺哥的了解，主要是从网络
上了解的。他很少回家，也很少打电话，偶
尔回来一趟，也不怎么说话。”

对儿子的这些“ 光荣事迹”，杨以桥六
十多岁的父母欲哭无泪。在他家简陋的堂
屋里，杨父惊讶地问记者：“ 他不是跟我保
证过，不再献血吗？难道又在骗我们？”

1978年7月出生的杨以桥是杨家的长
子，在老家他的小名叫“ 柱儿”。这个家庭
是否比院墙外的社会更需要柱儿？六十多
岁的杨父白发苍苍，杨母指着老伴左脚踝
处一个深深的刀疤说：“ 这道疤十多年了，
伤到了骨头，经常疼痛，不能干重活。”

除了这道疤，老人家胃一直有毛病，又
患阑尾炎，已经有4年没有下地干活。

杨家三间正屋，是十多年前造的。这三间
正屋现在是弟弟杨以林和弟媳路青的起居
室。杨以桥偶尔回家，只得住在边上的偏房
里。偏房里储存着一些小麦和玉米，高大的铁
皮囤后摆着一桌一床，如今上面堆满了杂物。

杨以桥的弟弟在家务农，平常开一辆
电动三轮车帮人家跑跑腿，送送货，收入不
多。稳定的生活来源只有4亩庄稼地，秋种
小麦，春种玉米。

“ 我也希望他在外面认真打工，多挣些钱
回家，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稍好一点。可是他几
乎没有赡养我们，很少回家，电话都打得少。”

显然，杨以桥让父亲失望了。杨父告诉
记者：“ 他出学校后，就跟人家到内蒙古打
工，前后六七年，没有挣到钱。先是包工头
赖账，后来出了事。伤好后，他在呼和浩特
养了两年没干活。”

从内蒙回来不久，杨以桥就跟表哥一
起来到上海，进入沙发厂工作，从此就成了
人们所描述的“ 新上海人”。

其实，杨以桥并非没有给过父亲钱，只
是给得太少，跟父母的药费相比，可以忽略
不计。路青说：“ 去年11月，姑父去世，我哥
回来了，给了俺爸1000块钱。”这也是杨父
记得的儿子给他的唯一一笔钱。路青说，其
实今年4月份，杨以桥还回了趟家，当时没
有给爸妈钱，回到上海后，托跑长途车的表
哥带了500元回来。不过，杨以桥以前娶亲时
借人家的7000多块钱，还是家里给还上的。

杨以桥说，来上海这些年，他也挣了一
点钱。不过有时候他也捐掉了一些，比如汶
川地震，他先后捐了4000元，玉树地震也捐
了2000多元。还有其他一些捐款，他记不起
来了，也不想细说。

杨以桥的前妻朿树红的家在离孔矛滩村
约五里地的沙沟村。杨以桥说，他们分居差不
多两年了，婚有没有离掉，他自己不清楚，他
是听朿树红的父亲说，法庭已经替他把手续
办完了。朿树红的母亲告诉记者，杨店法庭去
年9月就办完了离婚手续。杨以桥的父亲也搞
不清儿子的婚姻还有没有效，反正两家已经
不来往了。“ 杨店乡法庭的人到我家来过几
次，找不到柱儿，拿个东西要我签字，我也
不知道是什么，就签了。”杨父说。

“ 村里有人跟我讲，上海市政府要奖给
杨以桥一套房子，还要给他安排一份好工
作！你女儿真没福气，要是迟半年离婚，就
赶上了！”朿树红的母亲说，最近村子里经
常有人跟她这样念叨，替朿树红惋惜。朿母
说，即使杨以桥在上海当市长了，她女儿也
不跟他过！不过，朿母还是向记者打听：“ 上
海是不是真的要给杨以桥一套房子？”

那些获奖证书，基本上都是精神鼓励。
要是说到钱，简直是在亵渎我们献血志愿
者！”对于政府要给他房子的传言，杨以桥
自己都觉得很新鲜。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
室相关领导听说后，也觉得这个传言不可
思议。陈强副主任说：“ 在上海，比杨以桥献
血更多的人还有不少。”

朿母告诉记者，她这个女儿小时候生
病吃药落下了后遗症，说话不利索，耳朵也
不好使。女儿原来嫁的那个人，几年前在高
密出了车祸，留下一个女娃娃。她老两口没
有儿子，看中杨以桥老实，就招他上门做女
婿。这是2008年的事。

“ 你看我家这房子这院子，不比人家差，
我指望他上门好好过日子。我总是跟他这样
说，柱儿，你们早点生个娃娃，我跟她爹替你

们拉扯大，你们到外面挣点钱，把日子过好
一点。可他就不这样想，一门心思献血，不但
不好好挣钱，连夫妻感情都不顾，这日子就
没法过了。”说到这个女婿，朿母有些激动。

朿母说，可杨以桥不但不回家，连电话
都不打，让人觉得他把她女儿“ 搁”起来
了。这在村子里是很没面子的事。就连刚成
亲的那一年春节，他居然不打算回家过年。
年前她打电话给杨以桥，让他回来。杨以桥
说，他厂里很忙，没有时间。“ 他说他给闺女
买了很多好看的衣服，都没时间送回家。”
后来，他弟弟和表哥到上海把他找回来，大
年三十早上4点到家的。说到这里，朿母伸
出两个指头比划：“ 他说给闺女买了多少多
少衣服，结果一寸红头绳都没有买！”

杨家向记者表示，按照当地的风俗，小两
口结婚第一个春节要到亲戚家去“ 双拜年”，
很隆重。杨以桥不回家，杨家也不好交代，就
只好派弟弟和表哥到上海来找他回家。

朿母说：“ 他给我50元钱，我没要，叫他
拿去买烟抽。后来他夫妻俩到亲戚家双拜
年，买肉买酒，都是我出的钱。后来他弟弟
结婚，又从我这里拿了600块。过完年他回
上海，我还给他100元路费。”

朿树红告诉记者，为了挽救这段婚姻，
她曾经来过上海，在杨以桥那间小屋子里
住了好几个月。期间她在一家工厂做工，两
个月挣了3000多元。而杨以桥却没有挣到
钱。“ 他要献血，不上班，不管我。”

“ 我们要过日子，一家老小要有依
靠。”朿树红说，她无法忍受跟杨以桥一起
过这样毫无着落的日子。一天傍晚，她收拾
好行李，爬上杨以桥表哥大卡车的驾驶室，
回了山东。

5月14日下午，记者来到九亭镇久富路
上的朗尼沙发公司。保安一个劲地称赞杨
以桥：“ 这个人真是个好人，做事认真负责，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他坚持无偿
献血的事，我们都知道。”

从2004年春天开始，杨以桥曾经在这家
沙发厂工作过4年。这是他在上海唯一做过
的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客服主管陈慧告
诉说：“ 2004年开始，我安排他给客户送货，
组装沙发。他不但勤快，吃苦耐劳，而且手
也巧，做事很认真。他送货安装的沙发，客
户从来没有投诉过。”

陈慧说，大家对杨以桥很有感情。他离
开公司，是自己主动辞职的：“ 他要献血嘛，
还要当献血志愿者。毕竟我们是公司，按时
上下班，在时间安排上有制度。他觉得在公
司上班影响他献血，就辞了。我们也劝过
他，挽留过他。他说人各有志，每个人有每
个人的活法。”

陈慧告诉记者，杨以桥送货并安装，相
当于两份工，每月的收入不低于3000元。

“ 按照当时的工价，收入算比较高了。”
辞职后，杨以桥买了一辆带小拖斗的

脚踏三轮车，然后又改装成带马达的“ 动
力”三轮车。不献血时他就骑着三轮车走街
串巷收破烂。为拓展“ 废品回收站”的业
务，还专门印了一盒名片，“ 主营：铜、铝、
锌、不锈钢等有色金属”，也回收纸箱、电

脑、电视、手机以及塑料制品等，同时还“ 兼
营”给人搬家送货。

成为“ 自由人”后，杨以桥献血就没有
任何牵绊。“ 到时候就来献血，这个时间他
自己把握。平常有志愿者活动，只要一个电
话，他就会放下手头的事，马上赶过来，十
分热心。”莲花路地铁站爱心献血屋的工作
人员跟记者交谈时说。

杨以桥说，义务献血是他生活中的头
等大事。他做了一个小型灯箱广告安放
在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广告上 写 着 ：

“ 我是闵行献血志愿者，我献血，我健康，
我快乐”。

除了自己志愿献血，并当志愿者外，
杨以桥还勇于跟地下血贩子“ 较量”。九
亭镇社区事务科的陆增荣医生告诉记者，
有一回，杨以桥看到一个人沿街贴买血小
广告，就悄悄地跟在人家身后。那个人在
前面贴一张，他就在后面揭一张。对方发
现杨以桥的举动后，想“ 有所反应”，可
是，又不清楚杨以桥的来头，不敢贸然下
手。最后，那个贴小广告的人慌慌地跑了。
杨以桥立即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松江
区血站以及上海市血站汇报，直到有关部
门作出反应为止。

杨以桥向记者解释说，他痛恨那些血
贩子：“ 他们的行为，亵渎了献血志愿者的
尊严，我必须跟他们作斗争。”

!面 杨以桥是献血英雄？

“ 这是第 21 本证，第 59 次献血”

工作

“ 人各有志，我的活法是献血”

生活

“ 吃得清淡一些，血液质量好”

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陈强副主任
告诉记者，2011年上海志愿者献血共46万
人份。“ 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但是像杨以桥
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 新上海人’献
血占了很大比例。” 郊区某血站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血站的志愿献血90%以
上采自“ 新上海人”。

二军大博士后、献血志愿者王可人告
诉记者，他曾经接触过台商“ 献血达人”
陈泽人，了解到在台湾志愿献血的氛围比
大陆好。“ 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人士，献
血越踊跃。很多政治人物都带头献血。而
大陆的情况恰恰相反。”

杨以桥告诉记者，像他这样一个普
通的农民工，在上海其实生活得很艰难
的。“ 每次到血站献血，我一进门就感觉
到温暖，有人关心我，跟我嘘寒问暖。我
捋起胳膊的时候，我获得了别人的尊重。
像我这样的人，能为社会奉献的也就这
些。我觉得我这么做是应该的，而且我还
做得很不够。”

如 果 说 他 是
“ 新上海人”，他连

一 张 居 住 证 都 没
有；如果说他在上
海务工，他连一个
给他发工资的单位
都没有。他在上海
谋生的手段是收破
烂，但是他却有一
个崇高的事业：献
血。这个来自山东
的 男 子 名 叫 杨 以
桥，5月14日上午，
他在闵行区莲花路
地铁站附近的献血
屋第59次献血，领
取了他的第21本献
血证。在他曾经工
作过的工厂，老同
事们异口同声地称
赞 他 为“ 献 血 英
雄”。

英雄杨以桥还
有另一面的生活。
为了献血，他辞掉
了工作；为了献血，
他选择离婚。在他
的老家，已经丧失
劳动能力的父母，
一提起他就叹气，
流泪。

本报记者 叶松丽

"面 杨以桥是问题青年？

父亲说

“ 他几乎没赡养过我们”

前妻说

“ 他要献血，不上班，不管我”

交锋

杨以桥：
献血让我感到
别人的尊重

胡守钧：
他一边解决问题

一边制造问题

躺在献血床上，杨以桥的脸上满是微笑。

在杨以桥逼仄的
家中，最亮眼的颜色
是由献血证和荣誉证
书发出的。

本版摄影
记者 张瑞麒

or ？


